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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个现在住在深圳或其他地方而 叉曾

经生活在灰泥街上的人
， 我们都有资格讲一讲

关于我们这些第二代移 民的故事 ， 虽 然现在不

少人都 已 离 开故土 ， 生活在深圳特 区 、 上海 、

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里 。 有时候我真想深情

地回望 自 己 曾经生活过的灰泥街 。

可是直到有那 么 一天 ， 我突然再次想起灰

泥街的 时候 ，
。c里其 实是挺烦的 ， 那一张张熟

悉的 面孔和身体 ， 话语及动作 ， 没有我想象 中

的 亲切 ， 却让我有一种想长长地透一大 口 气的

感觉 。 谁能相信 当 我有那 么 一牟的 某一天花 了

一笔钱回到这座城市时 ， 却不愿去面对那几条

街道时的感受 。 于是我知道这条街改变 了 我们

的 生活 ， 并影响 了 我们的命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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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

财间 ：
一九八 四 年

地点 ： 灰泥街

至 ． 笛 遭

说到灰泥街必须说到这个城市 ， 这是东北的一个中等城

市 ， 它的城市其实并不大 ， 只是后来在划分区域的时候把它的

周边地区也划了进来 ， 统称为林海地区 。 这个地区住迸了许多

汉族以外的满族人 ， 他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块土地上 。 他们见

证过历史 ， 改变过历史 。 然而就是这样一些人 ， 他们的优越 。

平静 ， 自 给 自 足 ， 却在一九五八 、

一九五九年之后给打破了 。

而这主要的原因就是从山东 、 河北一带逃荒过来了许多人 。 他

们被当地人统称为盲流子 。 虽然初听起来有点容易被人误会 ，

但这跟流氓有着本质的不同 ， 更主要的不同就是他们是真正的
一无所有 ， 其次的区别是他们并没有对谁采取流氓手段 ， 因为

他们哪里有那种闲情逸致呀 。 他们大老远来到这儿 ， 就是为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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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一家老小不要挨饿为 了生存 。

在那样一个时候 ， 对于这样一些外来入 ， 这个城市的本地

人既不明显地排斥也不表现出热情 。 他们只是采取一种观望和

比较漠不关心的态度 ，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城里人的态度 。

毕竟在那个时候人还是比较单纯 ， 人也少 ， 不然的话还不知道

会怎么样呢 ？ 当然 ， 后来也发生过本地人和关里人集体打架的

事 ， 这都是等到老何他们的小孩长大一点的时候的事情了 。

据有关人士介绍 ， 灰泥街是在一九六九年正式形成的 ， 而

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一个名字是无从考究的 ， 但听说曾经有过

向 阳大院这一名称 ， 大概后来因为本地人思想觉悟的问题或是

其它的什么原因而被取消掉 ， 又重新叫 回灰泥街 。

灰泥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 那么就让我告诉你吧 。 为

了使你能够记住这个地方 ， 所以你必须先去记住一个人 ， 这个

人就是小英 。 而一切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个后来被誉为成功人

士的女人展开的 ， 而对于她现在的一些事情 ， 恕我不能坦言相

告 。 谁让她那么成功 ， 谁让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流行英雄不问出

处这样～种东西呢？

小英这个女孩子从～懂事起就住在了灰泥街 ， 在她的童年

里基本上没有怎么见过其它的街 ， 更不了解其它地方 。 所以她

有那么几年甚至可笑地以为灰泥街就是全世界 ， 全世界也只有

灰泥街那么大 。 直到有一天 ， 她遇到了她的隔壁班同学小莲 ，

这个小莲说 ： 外面那个世界可大了 ， 也非常有意思 。

最初的灰泥街是一条 自 发的街 ， 后来的人多了起来 ， 便形

成了我们今天看见的地方 。

灰泥街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这条街的名宇 ， 这是一个让他们

既抬不起头来而又耿耿于怀的名字 。 你都知道了关里人 ． 也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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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河北 、 山东一带的人 ， 他们从关里背井离乡来这儿除了为了

吃饭 ， 还有一个 目 的 ， 那就是改变 自 己脚踩灰泥的历史 。 有人

说 ， 灰泥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 ， 这是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

说的话 。 什么多朴素啊 2 多特别啊 ！ 多乡土啊厂
‘

啊呸 ／ 你千

万别让灰泥街上的人听见 。 不然你的这种酸了 巴叽的样子一定

会遭到他们凶 巴 巴态度回敬你的 。 如果赶上现在这个时代 ， 又

遇上了一帮文人之类的 ， 那么这个名字或许还说不上会是件好

事 。 跟上海的周庄 、 云南的丽江等等地方生硬地扯到一起 。 但

在那个时代 ， 又在那样一个名副其实有灰泥的地方 ， 这不就是

揭人短吗 ？ 这不是在人家的伤 口 上撒盐吗 ？ 在那样一个时期 ，

一个街道叫 了这样～个名字 ， 总能让人感到有一种受了污辱的

意思 ， 连美好的祝愿都没有 ， 尤其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黄土地

上的人 。 碰到这样的事谁能滞洒得起来 。 为什么不能像其它街

道那样叫学府路 、 爱国街 ？ 起了这样的街名 ， 灰泥街的人认为

这是这个城市管事的那些人故意的 、 咸心的 。

“

泥
”

是灰泥人

不想提起的 ， 满街的烂泥 ， 黑黄色的 、 黑褐色的 ， 下雨的时候

粘在脚上非常像屎 ， 不下雨的时候就变成了灰尘沾到脸上 、 衣

领上 、 袖 口上 、 耳根后 ， 而另外一些灰泥却在太阳的照射下开

始散发一种难闻的味道 ， 路过的人 ， 远远地就捂住了鼻子 。 灰

泥人已经被这个
“

泥
”

宇害成这样了 。 他们的祖辈们不就是埋

在那些荒凉的灰泥下吗 ？ 可是后来的诗人之类的鸟人竟然说灰

泥是最美的 ， 还说什么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。

“

狗屁 ！ 我看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， 真是风大不怕 闪 了舌

头 。

”

这是灰泥街人最恨的时候说的话 。 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

要向临时担任灰泥街的居委会主任提出来 ， 可是有什么办法

呢 ， 灰泥街道的临时主任 ， 喜欢卖弄 自 己有上面关系的宁姨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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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能说 ：

“

人家市长那么忙 ， 哪有时间管这种事呀 ！ 人家市长

都跟我说了 ， 等以后再研究吧 ， 你们觉得不好 ， 自 己就改一个

好听一点的 ， 比如像那种光辉街 、 爱民街 ， 马克思大街 、 斯大

林大街 ， 可以改呀 ， 你们为什么不改呢 ， 也没人拦着你们 ， 这

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？
"

一听到这儿 ， 灰泥人就泄气了 ， 为什么呢？ 他们又不是没

有改过 ， 可是没有用 。

“

文化大革命
”

的时候不也曾 叫过向 阳

大院 ， 红旗街吗 ？ 可是到头来人家还是把这里 P4灰泥街 。 用一

句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说 ， 就是这个街名 就是他们心 口 永远的

痛 。

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叫灰泥街吗 ？ 灰泥人曾经尝试过 。 你比

如他们说到街的时候 ， 就是采取回避的方式 ， 例如 ： 我们那里

如何如何 ， 而绝 口 不提灰泥街几个宇 。 当然这是年轻人的做

法 。 老一辈的人才不在意呢 。 他们直接地说 ： 我们灰泥怎么怎

么样 ， 好像说我们北京怎么怎么样一样大大咧咧 ， 元所谓的样

子 。 在他们看来这里比关里老家好多了 ， 这些 ， 也是小一辈看

不起上一辈人的重要原因 。

灰泥街三百来户人家 。 据说这批靠着铁路的红砖房是七十

年代后期才盖起来的 ， 是政府为了那些后来从关里逃荒来的没

有房子的新工人盖的 。 房子一排一排的 ， 八户一排 。 家家门前

都搭着一个临时的小木棚子 ，

一是为了 占上一个地方 ， 留着以

后建正式的房子 ， 这些小棚子眼下就是为了装煤放柴还有腋咸

菜一类的杂物 。 到了后来 ， 孩子大了 ， 就把它用一些旧砖和瓦

砌成一个房子 ， 因为要娶媳妇了 ， 这就是新房子了 。 经过院子

进入里面的正屋呢 ， 其实就是一个大房 、

一个小房和一个厨

房 ， 大房里的衣柜家家都是一个式样的 ， 两个木门 中问嵌着一

?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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块有着苍蝇屎的镜子 。 这就是八十年代以后 ， 家里有了一点钱

的普通人家的样子 。 小屋呢 ， 只能是一个炕而没有地 。 虽然这

是仅有的～个炕 ， 倒是能睡下六七个瘦～点的人 。

这里有一所是为了解决灰泥街小孩上学而特批的包括小

学 、 中学的学校 ， 教学质量一般 ，

一年到头连区重点都评不

上 。 还有因为考虑灰泥街人口 多却没有活动场所而建的一个文

化站 。 这里最初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和一间小平房和一个二胡 ，

不过到了后来就有了改进 。 人们 自 发地组成了一个演出队 ， 但

也不过是唱一些河北梆子 ， 河南小曲 ， 说一点山东快书 ， 学着

人家本地人唱一点政治歌曲外加扭一扭东北秧歌而巳 。 这个地

方也没有一个中心的地方 ， 有一些摆在街上的没有人理会的卖

那种发黄的青菜或卖那种黑了 巴叽的麻花的小地摊 。 但这些东

西也是一种奢侈品 ， 除非有什么事 ， 不然谁又吃得起这种东西

呀 。 虽然他们经常用眼睛一遍一遍地抚摸着它们 。 他们卖的东

西就像灰泥人吃的那么简单 ， 除了夏天的小葱 ， 几根难看的旱

黄瓜 ， 还有一些不像样的韭菜和秃头秃脑的葱头 ， 这是一些抢

眼并且诱人的东西 。 而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什么也没有了 ， 因为

灰泥街上的人和所有的东北人一样 ， 就是吃他们秋天时买回来

的 ， 吃也吃不完也舍不得丢的最后生了芽的土豆和一些发了黄

的大白菜了 。

灰泥街人被这个城市的本地人称为关里人或农村人 ， 这也

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。 可是谁又有办法改变这一切呢 。 有时候

他们气不过了就骂这些本地人是杂种 、 二毛子 。 这源于这个地

方的老人都见过小 日 本和苏联老毛子 。 其实这话非常的狠 ， 非

常的恶毒 。 本来那些东北的本地人是为了显耀 自 己身世和见识

的话 ， 竟被关里人用来当成诅咒了 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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灰泥街的老人和孩子的地位是平等的 。 你骂我王八蛋时 ，

我就可以骂 ： 我操你祖宗 ！ 平时谁怕谁呀 。 他们小的时候就 自

己能为 自 己赚得一 口 好吃的 ，

一身好衣服穿 。 别街上的人能比

得上的吗 ？ 平时兄弟姐妹也是当着父母的面骂粗口 ， 而且都是

什么婊子养的 ， 狗娘养的 。 你不是人造的 ， 是狗厥的 ， 几乎每

一句话都涉及了
“

性
”

。 父母听了也不生气 。 因为他们 自 己就

是这样骂人的 ， 直到和外人打架骂架的时候 ， 那才真正看得出

哪些人是一家人 ， 哪些人是兄弟 ， 哪些人是父子 。 那种踢人踢

裆 ， 抓人抓头发的稳与狠 ， 全来 自 同一个师傅 。 你可以说别人

家的
”

r 头们风骚 ， 评说谁的娘天天偷汉子 ， 谁的公公又去扒了

灰 ， 谁的婆婆是一个老不正经 ， 但是不能说到 自 己头上 ， 谁说

了就要挨刀子的 。 自 己家里人要留着 自 己人来骂 自 己人来打 ，

别人却是碰不得一个手指头的 ， 骂不得一句的 。 况且他们的父

母也一天天没闲着 ， 白天抡锹抡镐干了一天 （有很多人还要上

夜班 ） ， 回 了家还要去剁馅儿蒸包子 、 洗黄瓜 、 臃咸菜 、 煮玉

米大碴子粥让孩子们带到车上去卖 。 这简直有点支援前线的味

道了 。 在灰泥街 ， 男人 、 女人们最盼望的事是什么 ， 是 自 己家

的小棚子又加高了 ， 是 自 己 的儿子领回一个姑娘 ， 比上一个漂

亮 ， 是 自 己 的 丫 头又攀上了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 ， 最好是火车

上的民警 。 只有这样说话的时候爹娘才能腆起胸脯显出一副 了

不起 、 功成名就的样子 。 但是更让他们觉得出息的事 ， 莫过于

自 己 的儿女们娶了或嫁了灰泥街以外的人 ， 只有这样 ， 他们才

觉得 自 己 与这片土地有了真正的联系 ， 才真正是这片土地的一

个主人 ， 否则他们总是认为灰泥街就是一个码头 ， 虽然他们嘴

上不是这样说 ， 但他们的 内 心是慌乱的 、 不安 的 、 没有底儿

的 。 他们并不知道 自 己 的下一站是在哪里 。 有一些人甚至在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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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还很年轻的时候 ， 就总是想这个问题 ： 百年之后 自 己 的骨头

到底埋葬在哪里呢 ？ 总之 ， 他们不会想把 自 己放在这个让人感

到不踏实的城市里 。

2 ． 吩 架

据我所知 ， 搬到灰泥街已经是老何家第八次搬家了 ， 作为

老何家的孩子小英已经习惯搬家了 。

前一次住的是一个 日 本房子 ， 而 日 本房子在这个城市里很

多 。 听说在过去的岁月 里 ，

～个 日 本女人因为难产死在这个房

里 。 老何家的女人晚上的时候 ， 恍馏中听到有女人在她的厨房

里劈柴的声音 ， 还有收音机里放出 的声音 。 据说有时她还可以

听见咳嗽声 ， 咳是那种有痰的咳 。 家里养的两只小鸡也都瘫

了 ， 大人 、 孩子的睑一年到头都是青青的 ， 看不见～丝血色 。

虽说楼上楼下住的都是地革委的干部 ， 但是老何家的女人还是

决定要换房子了 。 因为这房子的确不是人住的 ， 迟早要 出 事

的 ， 她在心里想 。 老何家的女人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女人 ， 她是

工会干事 ， 天天负责调解婆媳不和 ， 夫妻吵架 ， 邻里关系等性

命攸关的大事儿 ， 所以她觉得 自 己 已经是一个领导了 ， 她的身

份也就和别人不一样了 。 你 比如一到 了灰泥街 ， 就是不一样

了 ， 首先她这个东北本地人马上就被任命为居委会的临时主

任 。

然而 ， 除了一些半大小子找她说两句话 ， 灰泥街的妇女们

是不搭理她的 。 她们认为这个东北的本地女人喜欢装腔作势显

摆 自 己 。 但不管怎么说 ， 宁姨找到了感觉 。 这样一来 ， 她的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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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当然也要让她一筹 ， 谈到这一点 ， 老何家的女人 自 然是神采

飞扬 ， 整条灰泥街又有谁能跟她比呢 ？

她在第七次住的地方 ， 也就是 日 本房子里是没有什么优势

的 ， 因为楼上楼下住的女人一律都是斯文和气的类型 。 许多人

是随军北上的南方女人 ， 或者是读过一些书的女人 。 所以这样

的地方你听不到吵架和攀比 。 老何家的女人变得英雄元用武之

地 ， 也只有在 自 己 的丈夫面前显一显威风 。

搬到灰泥街的那一个季节是春天 ， 整个灰泥街刚刚化了

冰 ， 门前门后都是一些烂泥巴 ， 房子是兵工厂的房 ，

一律是平

房 ， 平房前边是用砖头或石头垒起来的厢房 ， 灰泥街的人叫它

小棚子 。 棚子里堆着东西 ，

一般都是煤 、 柴禾 、 大葱 、 土豆和

冬天才有的冻猪肉 。 灰泥街的住户没有一家是本地人 ， 从门里

出来进去的大部分都是操着河北话 、 山东话的关里人 。 管
“

吃

饭了吗
”

叫
“

磁了摸
”

， 晚上叫
“

夜里红
”

。 管爸爸叫
“

俺把

把
”

， 而
“

把把
”

这种东西在东北就是屎的意思 。 有时候本地

人总是拿这句话来取笑灰泥人家的小孩子 。

“

你把把
”

对你好

不好啊 ？

灰泥街的人一律穿着大棉袄大棉裤 ， 冬天的时候 ， 两只手

放在胸前 ， 左手进了右棉袖 ， 右手进了左棉袖 ， 背一律弯曲着

的 ， 棉裤也是弯曲着的 ， 这一姿势是灰泥街男人们固有的 。 那

个时候的生活还不是很好 。 桌上摆的不是萝 卜 和白菜叶子腋的

咸菜就是大葱大酱 。 而灰泥街的女人的样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，

除了脖子上翻着一个假领子 ， 有一对鲜艳的假袖 口 ， 香粉抹得
一层又一层 ， 特别呛人 ， 刘海留得很整齐 ， 用本地人的说法就

是像狗啃的似的 。

灰泥街的人大部分是从关里来的 （指山海关以里来的人 ）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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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吃面食为主 ， 上顿是面条 ， 下顿是馒头 ， 晚上是面片 。 吃了

多少米饭也要饿的 ， 他们认为面才是亲娘 。 他们还认为米饭这

种东西是不养人的 ， 没有面来得那么瓷实 。 所以他们即便吃了

多少米饭 ， 最后还是要吃上两大碗面条才能睡下 ， 否则就好像

什么都没吃一样 。

老何家的房子紧靠着运煤的铁路 。 刚一搬来的时候 ， 门 口

就有一个黄土和石头垒成的小棚子 。 在这里 ， 还要说明一下的

是在当时非常流行换房子 。 换房子也不用通过什么手续 ， 顺便

问问人 ， 或者有个人知道哪里有人要换房子了 ， 然后就去联

系 ， 认为合适就搬过去 。 当时还流行换工作 ， 当然这就是另一

个话题了 。 原来住老何家房子的人姓姚 ， 因为家里出 了一桩父

女乱伦的丑事 ， 所以急于要搬家 。 而老何家的房子原来也出过

死人的事 ， 刚好 ， 谁家心里都有鬼 ， 都心虚 ， 换房也就很迫

切 、 很顺利 ， 都以为 自 己 占 了什么便宜 ， 而等双方一住下来的

时候才明 白 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。 才想起原来这个世界是没有

什么便宜可占的 ， 用现在的话说 ， 任何事物都是一半火焰一半

海水 ， 从来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， 更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。

小英她们家住的房子紧紧地靠着一道用红砖砌起来的城墙

边 。 而一墙之隔的就是一个布满了铁轨和车厢的火车站 。 第～

趟房和第十五趟房也没有什么区别 ， 都是一律排着八户人家 。

在这里 ， 我要向你们介绍 的是老何家的左邻右舍 。 第一家姓

谢 ， 家里的女人姓兰 。 第二家就是老何家 ， 女人姓宁 。 第三家

姓刘 ， 女人不知道姓什么 ， 人称刘疯子 。

老谢家住在道边上 ， 所以 占 的位置也就比别人家大一点 。

老谢是那种个子一米六左右的男人 。 这在北方就是三等残废 ，

但是脸上却是一副倔样 。 他的女人兰婶个子比老谢还高 ， 长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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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点像洪湖赤卫队韩英的模样 ， 但可惜的是腿是严重的 O 型 ，

她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， 嘴巴很酣 ， 发出 的声音很温柔 ，

一点也不像灰泥街其他女人发出 的那种又大又粗又哑的声音 ，

更重要的是她讲的是北京话 ， 但在当时的灰泥街还就没有人识

贤 ， 不知道这娘儿们讲的是什么鸟语 。 兰婶的三个女儿也都是
一个赛着一个的漂亮 。 兰婶家里还住着她的差不多七十岁的父

亲 。

老何家是四个孩子 ， 两个女儿 、 两个男孩 ， 这还不能算最

大的女儿 ， 因为她是老何和以前的老婆所生的 。 她长得十分像

老何 ， 虽然人不在老何家里住 ， 但是却隔三差五带着男人来跟

老何要钱 。 这把宁姨给气坏了 ， 因为宁姨结婚的时候还不知道

老何有这一档子事 ， 而最气人的是这个大 丫 头居然带着一个男

人 （ 煤矿里面挖煤的 ） 来家里住 ， 而且就好像因 为在这儿住

了 ， 后来还怀了孕 。 老何家最讨厌这种事 ， 觉得晦气 ， 会倒霉

的 。 第三家就是老刘家 ， 老刘家的男人是一个驼背的男人 ， 女

人是个半疯子 ， 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 。 这个女人仗着 自 己疯 ，

谁也不敢惹她 ， 她一连生了五个孩子 ， 最后～个孩子是在计划

生育抓得最紧要的当 口 生的 。

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最后一场雪也化了 ， 由 于一个冬天的雪

积得太多了 ， 而春天来得突然 ， 雪化的时候 ， 使门前横七竖八

的有了许多烂泥 ， 而且这污水已经通过了小棚子门前直逼进房

里 。 这就开始有了各家中喜欢洁净的女人或女孩子们走出来用
一个铁锹去修改门前的路线 ， 其实也就是有意无意中把水引 向

了其它地方 。 而这 自 私 自 利的举动无疑惹怒了另外两家 ，

一场

战争便拉开了序幕 。

“

兰婶 ， 你这是什么意思 ？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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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我没有什么意思 ， 我的铁锹在我 自 己 的 门前动弹啊 。 这

也不行了 ？
"

“

可是你家的污水已经流到我家了 ， 再流就上炕了 ， 你看

见了没有 。

”

“

笑话 ， 我家有污水吗 ？ 我家要是会生产污水 ， 我们家就

不用在这儿待着了 。 我告诉你这水是雪化的 ， 你没长眼睛吗 ？

流到你们家炕上 ？ 那是你们家的炕上本来就脏 ， 本来就有脏的

东西 ， 我劝你就不要乱七八糟地埋怨别人好不 ！
"

“

小英 ， 你们家倒是没有污水 ， 可是我们家院子里却有扔

过来的带着那种见不得人的脏东西的卫生纸 ， 这又是谁的呢 ？
"

‘

称 ? ? ， ? ?称不要脸 。

“

我要不要脸已经没关系 了 。 但你不行啊 。 虽然你粉抹得

挺厚实的 ， 但也不能不分红的黑的都亮出来呀 。

”

小英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。 原因是三个月 前 ， 她在十五岁 的

年龄里迎来了 自 己的初潮 ， 而小英的妈妈宁姨每天只是炫耀 自

己 比别人强 ， 却从来就没有给正开始发育的小英进行～次生理

卫生课的教育 。 小英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得哭了起来 。 她不知

道 自 己 的身体到底出 了什么毛病 ， 也没有任何防范措施 ， 任由

血在 自 己 的棉裤里流着 。 她上课时坐的椅子已经被染红了 ， 小

英不知道该怎么办 ， 她感到天要塌下来了 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 ？

整整一天都在难受 ， 她不知道老师讲了什么 ， 头脑里一直在想

啊想 ， 她认为 自 己一定是个坏女人 ， 因为她认为只有坏女人才

会这样的 。 终于到了晚上 ， 她用～块手纸揩干净了血 。 当时的

卫生条件太差了 ， 要走很远的夜路才能走到厕所 ， 而小英最怕

的就是走夜路 。 于是 ， 小英就偷偷地把这张纸扔过了高高的木

杖子 ， 于是就扔进了老谢家 。 活该小英忘记了老谢家的女人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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